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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临夏人。在《飞天文艺》微刊、《齐

鲁文学》《中国乡村》《大渡河》《民族日报》

《黄河三峡文艺》等公众平台和报刊发表散

文、诗歌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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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霍州人。著名散文家、新闻理论

家和科普作家。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

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代表作有《觅

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先

后有《晋祠》《跨越百年的美丽》《壶口瀑布》

《青山不老》《把栏杆拍遍》等60多篇次的文

章入选教材。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

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

部“五个—”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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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乘交通艇，一进入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库时，

便立即倾倒于她的绿了。这里的景色和我此时的心

情，是在西北各处和黄河中下游各段从来没有过的。

一条大坝拦腰一截，黄河便膨胀了，宽了，深了，而

且性格也变得沉静了。那本是夹泥带沙、色灰且黄的

河水；那本是在山间湍流，或在垣上漫溢的河床，这时

却突然变成了一汪百多平方公里的碧波。我立即想起

朱自清写梅雨潭的那篇《绿》来。他说：“那醉人的绿

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我真没有想

到，这以“黄”而闻名于世的大河，也会变成一张绿荷

叶。水面是极广的。向前，看不到她的源头，向后，望

不尽她的去处。我挺身船头，真不知该作怎样的遐

想。朱自清说，西湖的绿波太明，秦淮河的绿波太暗，

梅雨潭的特点是她的鲜润。

而这刘家峡呢？我说她绿得深沉，绿得固执。沉

沉的，看不到河底，而且几尺深以下就都看不进去，反

正下面都是绿。我们平时看惯了纸上、墙上的绿色，那

是薄薄的一层，只有一笔或一刷的功底。我们看惯了

树木的绿色，那也只不过是一叶、一团或一片的绿意。

而这是深深的一库啊，这偌多的绿，可供多少笔来蘸抹

呢？她飞化开来，不知会把世界打扮成什么样子。大

湖是极静的，整个水面只有些微的波，像一面正在晃动

的镜子，又像一块正在抖动的绿绸，没有浪的花、涛的

声。船头上那白色的浪点刚被激起，便又倏地落入水

中，融进绿波；船尾那条深深的水沟，刚被犁开，随即又

悄然拢合，平滑无痕。好固执的绿啊。我疑这水确是

与别处不同的，好像更稠些，分子结构更紧些，要不怎

会有这样的性格？

这个大湖是长的，约有六十五公里，但却不算宽，

一般宽处只有二三公里吧，总还不脱河的原貌。一路

走着，我俯身在船舷，平视着这如镜的湖面，看着湖中

山的倒影，一种美的享受涌上心头。山是拔水而出的，

更确切点，是水漫到半山的。因此，那些石山，像柱，像

笋，像屏，插列两岸，有的地方陡立的石壁，则是竖在水

中的一堵高墙。因为水的深绿，那倒影也不像在别处

那样单薄与轻飘，而是一溜庄重的轮廓，使人想起夕阳

中的古城。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刻，即使游人也不

敢像在一般风景区那样轻慢，那样嬉戏，那样喊叫。人

们依在舷边，伫望两岸或凝视湖面。这新奇的绿景，最

易惹人在享受之外思考。我知道，这水面的高度竟是

海拔一千七百多米。李白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那

么，这个库就是一个人们在半空中接住天水而造的湖，

也就是说，我们现时正坐看半空水上游呢。我国幅员

辽阔，人工的库、湖何止万千，刘家峡水库无论从高度、

从规模，都是首屈一指的。当年郭沫若游此曾赋词叹

道：“成绩辉煌，叹人力真伟大。回忆处，新安鸭绿，都

成次亚。”那黄河本是在西北高原上横行惯了的，她从

天上飞来，一下子被锁在这里。她只有等待，在等待中

渐渐驯顺，她沉落了身上的泥沙，积蓄着力量，磨炼着

性格，增加着修养，而贮就了这汪沉沉的绿。她是河，

但是被人们锁起来的河；她是海，但是人工的海。她再

没有河流那样的轻俏，也没有大海那样的放荡。她已

是人化了的水泊，满贮着人的意志，寄托着人们改造自

然的理想。她已不是一般的山洼绿水，而是一池生命

的乳浆，所以才这样固执，这样深沉，才有这样的性格。

船在库内航行，不时见两边的山坡上探下一根根

的粗管子，像巨龙吸水，头一直埋在湖里，那是正修着

的扬水工程。不久，这绿水将越过高山，去灌溉戈壁，

去滋润沙漠。当我弃舟登岸，立身坝顶时，库外却是另

一种景象。一排有九层楼高的电厂厂房，倚着大坝横

骑在水头上。那本是静如处女的绿水，从这厂房里出

来后，瞬即成为一股急喷狂涌的雪浪，冲着、撞着向山

下奔去，她被解放了，她完成任务了，她刚才在那厂房

里已将自己内涵的力转化为电。大坝外，铁塔上的高

压线正向山那边穿去。像许多一齐射出的箭。她带着

热能，东至关中平原，西到青海高原，北至腾格里沙漠，

南到陇南。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年要发五十六

亿度电，只往天水方向就要送去十六亿度，相当于节煤

一百二十万吨呢。我环视四周，发现大坝两岸山上的

新树已经吐出一层茸茸的绿意，无数喷水龙头正在左

右旋转着将水雾洒向它们。是水发出了电，电又提起

水来滋润这些绿色生命。这沉沉的绿水啊，在半空中

作着长久的聚积，原来是为了孕育这一瞬的转化，是为

了获得这爆发的力。现在刘家峡的上游又要建十一个

这样大的水库了，将要再出现十一层绿色的阶梯。黄

河啊，你快绿了，你将会“碧波绿水从天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刘家峡啊，你这一湖绿色会染绿西北，染绿全

国的。我默默地祝贺着你。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七辑）

丝绸之路在甘肃段全长1600多公里，占其全程总

长度的五分之一，甘肃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

替代的桥梁。阳关，也功不可没！

阳关，在中国文坛上应该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地

名和称谓。想象中的阳关应该是一块向阳的地方，说

它向阳，在辽阔的西部戈壁上各处都有向阳的地方；说

它不向阳，这也有违地理常识。还是要感谢名垂青史

的文人骚客，让“阳关”在古诗坛占领一席之地，引得无

数后人心灵神往。正如余秋雨在《阳关雪》中所言“：文

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

心中的故乡。”

耳际，循环播放着《大敦煌》，那浸染西域色彩的嗓

音和旋律，与眼前的景物是那么浑然一体。反复地回

响，让思绪飞翔，飞向那个离人更远、而离心更近的他

乡——阳关。

阳关，我来了！

史书中的繁华已成过眼烟云。湛蓝的天空中，找

不到几片见证往昔辉煌的云朵。俯身，用手轻轻抚摸

过去的痕迹，一种炙热烘烤手掌，通过胳膊、胸膛直达

心房，心跳瞬间加快。“咚、咚、咚——”这分明就是历史

的回音！你，听到了吗？四周没有回答。无垠的沙漠

里，注定再大声的呐喊，也传不了遥远的距离。眼睛里

充斥着峥嵘岁月的空旷，脚下几千年深厚的历史，足以

吸纳无尽的求索与问答。人在历史面前总是渺小的。

此刻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聆听风沙送来的诉说……

脚踩满地的黄沙、石砾，偶尔有点疼痛，想必触到

了历史的痛处和记忆。满眼一片金黄，如同悠久的中

华历史。随处可见的陶片、铜箭头、古币……不知是哪

位王公贵族慌乱中抛洒的施舍。猎奇觅宝者来了一拨

又一拨，仍有捡不完的宝贝，带不走的传奇。

凹凸的坟冢，密密麻麻，有些仅留一丝供想象所凭

借的残存。下面安息的是何方人氏？将军或是士兵？

他们的祖先是谁？其后人现在何处……一切正如在活

字印刷术中使用的随意摆放的字模，要组成一句或一

段有意义的文字，非大费一番周折不可。何况这里是

曾经有生命的躯体组成的留给后人的一部旷世天书。

等待来者寻觅、揭秘逝去的辉煌。有些，也许是其中的

大多，至少有一部分永远成为沙漠中的“秘”，那也许是

未来某个岁月的沙尘暴的旋涡中心，风眼所在吧！风

沙是最好的陪伴者和解读者，这也许是一个自我臆断

中的最好归宿！所谓的历史，其实就是无数个被人所

知的“秘”和不为人知的“秘”交织所构成。阳关的历史

也是如此。

远处的烽燧，在雪山的映衬下，透过岁月的沧桑，

把历史的斑驳与倒影矗立在人间。太阳射下来的光

芒，将沉重与深邃书写于大地。于是，粗犷、壮美便成

了人们对这里普遍的形容和喟叹！

回想西汉，张骞“凿空”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陆上通

道，征服那飘忽不定的路途，需要何等的气概！才使汉

之遗风回荡他国。朝贡的使臣、马匹……络绎不绝，涌

向都城——长安，气象非凡，朝野欢腾。汉武帝伫立在御

殿前，仰望东方的朝阳，“泱泱大国”之中华的念头在心中

冉冉升起，在豪情万丈的坚定步伐里，开始了一天又一天

的班朝，听候文武百官的建言献策，谋划国事。在庙堂之

高为盛世祖业又添砖加瓦，社稷黎民，再享福祉。

梦回大唐，驼铃悠悠，商贾往来，演绎了一条繁荣

的“丝绸之路”。玄奘大师跋涉东行的脚步，在月朗星

稀的夜晚曾在这里驻留。几部佛经，几粒舍利，赋有生

杀予夺的法力，桑烟袅袅，诵经声萦绕于青天之上，佛

陀、神祗下落凡间，接受皇帝子民的顶礼膜拜。佛祖慈

悲，遥望着浩瀚的星宇，以布道者的眼光目睹阳关的安

谧与雄姿，心境是淡定的，因为《般若经》的智慧与灵光

足以笑拈天下。

抚慰残缺的城垣，追昔那威武的拱形门洞里出入过

多少使节贬臣、和亲公主和商贾僧侣。沿着河西走廊上

的千里丝绸之路行进，旖旎的风光和沧桑的感悟，不再

单单是凋零与孤独。拂面而过的沙尘掩盖了心中无数

猜想，天空中的箜篌之声给了一个响彻耳际的回答。

错落起伏的沙梁遮蔽了视线，一垄垄沙梁的褶皱

里藏匿着现在的人们所不知的故事。历史的车轮当初

就在这松软的沙漠里留下车辙，最终与沙丘融为一

体。要知最初情景，须回到历史的从前。眼下，需要你

做的，就是背上行囊，在现实关照下再出发。沿着历史

的轨迹，来一次逆行进，行囊里有古老的工具、原始的

嗅觉、先人的目光……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虔诚的

心。相信你会有些许收获，或将会发现它的本真。因

为历史往往经不起推敲，它需要出发和行进。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已成千古绝

唱，中国文人把豪迈与情怀遗留在了故地——阳关。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出了多少戍边

将士的忧郁。中国的文人真会取舍，留下的都是刻骨

铭心的醇厚，让历史去品茗。任凭风吹雨打，历经蹉跎

岁月，当年书写的墨迹，色泽仍未褪去。

阳关，在曾经的丝绸之路上留下闪亮的篇章，远去

的历史烟云中，本来的容貌已成模糊的记忆，史册中的

记载与描述只能管中窥豹。而这一窥，亦足以让阳关

之名不朽。因为，它根植于炎黄子孙的血脉里，占位于

丝绸文明的重要位置，定格于世界文明史的梗概里。

阳关，与之相互对望的还有玉门关，两座同样使命

的古城，一南一北，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卡，犹如一对

孪生姐妹，与它们相隔不远的是莫高窟，呈三足鼎立之

态，成为丝绸古道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永恒的地标。

三座堡垒，也是在古代中国需要放飞人类想象的圣

地。往来于莫高窟的工匠、信士僧侣、考古学家、探险

家、传教士……都在这里留下忙碌的身影和深深的足

迹。眺望三危山顶的金光，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这种

冲动和向往，对隐于秘境的莫高窟来说，是一件盛事，

还是一场劫难？我想：这金光应该是晚霞，因为身后不

远处就是姗姗来迟的晨曦。当然，此时的阳关非彼时

的阳关，眼前只是剩下一方土墩而已。

不同的宗教、文化、欲望在这里碰撞，甚至已拉开

讨价还价、文争武斗的序幕……一切与阳关有关和无

关的行为和交易，在太阳底下暴晒，随即又消失在风高

月淡的夜色中。

当年，坐镇一方的官吏、士卒，也许称职尽责，通行

簿册上留下过往人员的姓氏、籍贯，运载哪种货物，来

自何处，去往哪里。但这一历史的忠实记录，最终在风

雪交加的岁月激荡中湮灭在历史厚厚的灰烬里；也许

是他们玩忽职守，没留下只言片语，坐吃朝廷的空饷。

当然，后者的概率甚小，但也不无可能。这西域边塞，

本身就是“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政令也有不畅的时

候。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和痛

恨。当然，统治者的决策和眼光也至关重要，决定着一

座城池的兴衰与存亡。

几座城池的繁华随之褪去，被日复一日的流沙所

掩盖，最终与荒漠融为一体，呈现在眼前的便是一地的

金黄，直晃人的眼，茫然的神经与思维不知衔接历史的

何处突起，获得灵感、顿悟的机缘何在？

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眼

光来苛求深居一隅的古人和稳坐龙椅的当权者，他们

也不知道千年以后，他们的后人会刨根究底地发掘这

荒原上的古城，做那么详尽，干甚？这也符合人类的记

忆。正如今天的人们抚摸老旧的衣料，总感粗糙之余，

仍有一份厚重。略感于此，就可以转身离开。这就是

古人的豪迈，这也是中国人的豪迈，这也是为什么只有

中国人率先涉足，开拓出横贯欧亚大陆、长7000余公里

的丝绸之路的大概缘由吧！

丝绸之路，早已彪炳史册！

日月轮回。炎黄子孙崛起的号角已经吹响，“一带

一路”的春风度过玉门关，吹进阳关的每一处角落。中

华民族复兴的列车正行进在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丝绸古

道上，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正拉开帷幕。

回望阳关，已无“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凄

美。块块绿洲释放出生命的绿意，点缀其中的村庄炊

烟袅袅，清清的泉水，爽心冰凉，劲风送来葡萄田的芬

芳，眼里满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的喜

悦和激动。

新一轮朝阳，正从东方冉冉升起，抛洒的光晖里，

一条大道通向阳关，向远方延伸，留下一片绚丽与灿烂

的金色。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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